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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波德莱尔和艾青以都市作为抒发对象的诗作中，巴黎这一意象都不约而同地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

位。 两者对巴黎意象的诗歌创作呈现出不同的视角、情感特征和审美现代性思想。 他们从城市中获得了

艺术经验、情感体悟、价值观念和思想路向，并通过现代性的审美思想和艺术手法构造出异彩的巴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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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是窥探西方都市荣光与丑恶的窗口，是
破译 １９、２０世纪城市文学精髓的密钥。 它既是

左拉眼中罪恶的天堂，又是里尔克心中“无与伦

比的城市”。 而波德莱尔与艾青这两位时空地

域都相隔甚远的诗人也都曾与巴黎结下了不解

之缘，并且在他们以都市作为抒发对象的诗作

中，巴黎这一意象都不约而同地占据了不可或缺
的地位。 所以本文旨以二者诗歌中的巴黎意象

为切入口，多个方面去探索波德莱尔与艾青在不
同时代对于城市生活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对富有

现代性的都市诗歌的理解与体悟。

一　“本命城”与异域之都

巴黎对于波德莱尔而言可谓是生于斯长于

斯的“本命城”。 这座城市与他一生的轨迹都纠

葛在一起，巴黎既是他人生视野的起点，也是他
叶落归根的终点。 在戈蒂耶枟回忆波德莱尔枠那
深情的笔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波德莱尔

的巴黎际遇。 出生于巴黎一所塔楼式老宅的波
德莱尔，童年先后经历了幼年丧父、母亲改嫁等
变故。 二十岁时，因与继父不和被家人送去海上
远游，中途搭船逃回巴黎，并由此见到了一个经
历了城市化改造的巴黎。 巴黎充斥着新街道、剧
院等各种城市化的产物，这些都给波德莱尔带来
了强烈的印象冲击。 后来波德莱尔创作出了享
誉世界的诗集枟恶之花枠，也创作了以枟巴黎的忧
郁枠为标题的６首散文诗。 因为诗作触犯了当局
权贵，他们以亵渎宗教和伤风败俗之罪将波德莱
尔告上法庭，并最终判处波德莱尔删减六首诗
歌。 身心俱疲的波德莱尔在比利时度过了煎熬



的两年，１８６６ 年病情恶化回到巴黎，并最终于

１８８７年在巴黎病逝。

巴黎见证了波德莱尔一生的跌宕坎坷，收容
了他的忧郁、苦闷，慰藉过他受伤的心灵。 他经
历了从巴黎到异域又回归巴黎这样的轨迹。 生
活并游走在这座大都市里，他将俯拾皆是的各种
素材都收入笔端，并使得诗歌向着现代资本主义

大城市洞开。

时光推移，大约半个世纪后，艾青踏上了他
“彩色的欧罗巴”，也踏上了巴黎这片热土。 如

果说巴黎对于波德莱尔而言算的上是“本命

城”，那么对于艾青来说就是一座异域之都。 和

波德莱尔一样，艾青从小不被家人关注，因此自
少年时代起他就投身于美术去寻找慰藉。 １９２８
年他考入了国立西湖艺术院绘画系，接着被林风

眠院长推荐前往巴黎进行学习，因为家人不愿意
接济，他就到巴黎工艺美术小厂一边工作一边进
行自修［１］１０３ －１０９，并阅读了包括波德莱尔诗歌在

内的大量诗作和文学作品，度过了“精神上富裕
的三年”。 在巴黎的游学时所接触的作品是艾
青开启写诗生涯的触发点和动力，而巴黎的现代

都市元素则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养料。

后来在艾青 ３０ 年代回国后被捕的日子里，

他以三年的巴黎生活经历为蓝本，在狱中用诗歌

创作的方式书写下了对巴黎这座异域之都深情

又复杂的回忆。 ４０ 年代，当世界陷入反法西斯

战争的洪流，艾青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巴黎，创
作了枟哀巴黎枠，在对巴黎的哀婉中寻求一种能

够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 ８０ 年代，在经历了被
划为右派，人生昏暗无光的日子后，重新勃发生

机的他又再一次拜访了阔别了 ４８年的巴黎并重

新写下了关于巴黎的诗篇。 ３０ 至 ８０ 年代所有
在异域书写和书写异域的诗作都被他收录在了

枟域外集枠里。 当我们翻看这本小诗集，里面跃

然的巴黎意象其实亦是诗人早年和晚年记忆的

美丽点缀。

因此无论是波德莱尔还是艾青，伴随他们跌
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巴黎都成为了他们心中剪不
断的情缘，而这些经历与情感又滋养了他们笔下
的巴黎意象。

二　异彩巴黎风情图

波德莱尔和艾青在诗歌方面都深受绘画影

响。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他们都用绘画的敏锐视
野在巴黎这座大城市中看见了诗。 当建筑、人
群、商品在都市空间里高密度地交汇，这就决定
了要把流动的巴黎通过诗歌捕捉出来并非易事。
而波德莱尔却富有创建性地运用了通感的写作

手法，在色彩的调和与声音、嗅觉的融合下塑造
出了动态的巴黎［２］ 。 这种绘画手法在诗歌中的
运用对艾青等诗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后来艾青
亦把色彩当成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在他的巴黎
题材的诗歌中也明显有色彩、视觉、声音的运用。
然而当我们阅读二位的诗作时会发现从选材、视
角到光影音的运用，呈现在二人笔下的动态巴黎
风貌异彩纷呈。
首先从选材视角上看，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

意象往往是泛化的，多为速写式的简单勾勒。 他
游走在巴黎这座光怪陆离的城，谛听着各种人造
之物发出的使他欣喜又痛苦的“工业的牧歌，都
市的田园诗”，可这些都无法激发他深层的兴
趣。 当卑微的底层人民飘入他的视线时，他在人
群中找到了最能够呈现城市风貌的一张张脸颊，
于是他便用诗歌与这些灵魂交流对话。 他在
枟赌博枠中描写有着“染过的眉毛，／温存惑人的
眼睛”的苍白的老娼妓，写她们“阴森的快乐”；

在枟给一位过路的女子枠中写喧闹街巷里“颀长
苗条，一身丧服，庄重忧愁”的陌生女子；他还写
“讨要些残羹剩菜”的红发女乞丐，“行色匆匆，
如同木偶一样”的小老太婆们，写“把土地翻了
个透，悲伤而顺从”的农人⋯⋯诗人刻画了众多
形态各异的小人物，写“我“眼中看到的人群中
的个体，更是描写他们与这座城市的关联，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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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这些个体的命运反射出整座城市背后的矛

盾与辛酸。

反观艾青，他巴黎题材中对人的刻画并不像
波德莱尔那样鲜明和突出，他并没有把过多的目
光放入人群，除了在枟巴黎枠中群像性的列出了
巴黎那些“躁动的灵魂”：白痴、赌徒、淫棍、酒
徒、大腹贾、野心家等。 他在其余的诗作中更突

出的是自我的视角。 在他以巴黎为背景的诗歌

如枟画者的行吟枠枟芦笛枠枟我的季候枠枟古宅的造
访枠［３］中都直接出现了“我”，更多突出的是我和

物象以及自然环境的交流。 在枟我的季候枠里

“我”是一名浸润在秋色里，应和着街树枝头零

落的雨滴，呢喃着“这是我的季侯⋯⋯”的行者；
在枟古宅的造访枠里“我”是徜徉在“古木的气

息”里，于古宅中凝视着“路易士朝式的家具／波

斯纹彩的瓷器／和黑色雕花书架里的／拉辛、莫里
哀、雨果的全集”的造访者；而在枟画者的行吟枠
里“我”则是沿着塞纳河，俯视着“闪光的水平

面”，遥想着“生我村庄的广场”，惆怅着“远方童
年的记忆”的浪客。 除此之外他也有少量诗作
描摹了在巴黎的“他者”，如在诗作枟老人枠中用

充满同情的语调描摹了一位饱受风霜的饥饿的

老者：“紫铜色的面色有古旧的光／弯着的手的

皱裂的手掌的／皮肤里蜷伏着衰老的根须／他在

紧握着痉挛的生活的尾巴”———这种细腻深入

的描写和波德莱尔有相似之处。 但总体上看，在

二者的巴黎风情图中，两人视野的侧重点不同，
波德莱尔对人物的把控要比艾青深入，他将画笔

更深地刺向了城市的心脏部分。 而艾青则更多
的是以旁观者的角度与这座城市细腻地应和。

其次，从写作手法地运用来看。 为了立体的

呈现巴黎的风貌，二者都充分调动了多种写作手
法，最为突出的便是都塑造了通感下的巴黎。 波

德莱尔在枟巴黎风貌枠部分的开篇枟风景枠中写到

“我眺望着歌唱和闲谈的工场；烟囱和钟楼，这
些城市的桅杆，／还有那让人梦想永恒的苍天。”

“蓝天生出星斗，／明窗露出灯光，／月亮洒下它

令人着魔的苍白。 ／煤烟的江河高高地升上天
外，／我还将观望春天、夏天和秋天；”［４］１９９ －２０１寥

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似梦还真的图景，静谧的夜
里，深蓝的天幕下点点繁星呼应着窗前的灯辉，
苍白的月光倾洒而下。 在大自然的布幕下还有
那亮眼的城市图标，那些桅杆、烟煤、钟楼，都在

视觉上给予我们冲击，而“歌唱和闲谈的工场”

又能够带给我们听觉上的想象。 不仅如此，诗人
还通过四季这一时空变幻的元素来使得这幅图

景更有动感，读者由此对波德莱尔笔下的这幅精

妙的四季“都市油画”充满新奇和期待。

无独有偶，在艾青的诗作枟巴黎枠的开端，诗
人也采用了类似四季的时空变幻的元素，他模拟

印象画派莫奈的视角，捕捉巴黎“黎明的，黄昏

的，中午的，深宵的”不同时段的观感。 他也巧
妙地运用了通感的手法将绚丽多姿的都市元素

填充入诗，展现了一幅喧闹匆忙的都市街景图。

他描述到“在阳光里／电光里／永远的映照出／翩
翩的／节日的／Ｓｅｖｅｒｉｎｉ 的“斑斑舞蹈”般／辉煌的
画幅⋯⋯”在这里阳光、电光的交相辉映，带来

光影的视角想象。 接着他又写到“从 Ｒａｄｉｏ／和
拍卖场上的奏乐，／和冲击的／巨大的力的／劳动

的／巨大的力的／叫嚣” “钢铁的诗章———／同着

一篇篇的由／公共汽车，电车，地道车充当／响亮

的字母，／柏油街，轨道，行人路是明快的句子，／

轮子＋轮子＋轮子是跳动的读点／汽笛＋汽笛＋
汽笛是惊叹号！” ［５］１４伴随着诗人短促有力的句

式，富有节奏感的诗歌基调，电铃、卖场奏乐、汽
笛、车声、人声共同鸣奏了都市喧哗热闹的圆舞

曲，这些具有现代都市气息的动感元素使得我们

从听觉上产生共鸣。 视觉、听觉手法的运用，呈
现出变幻中的巴黎以及诗人复杂的情绪。

通过两位诗人富有代表性的巴黎诗作的分

析，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擅长运用色彩、光影、音
调的调和捕捉城市转瞬即逝的影像，并借此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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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思绪。 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波德莱尔在
选材上喜欢聚焦人群，他的笔触喜欢到达那些常
人觉得不可表达的角落，因此他通感的手法往往
借靠于阴暗面，他写骷髅、蛆虫等让人们感官所
厌弃的东西反讽着巴黎这座大都市潜藏的罪恶，
他的巴黎诗作中还常常出现“夜”的意象和“黑
色的画”，所以总体来说波德莱尔笔调笔下的巴
黎色调比较沉重。 而艾青的巴黎题材诗作中，通
感的运用往往则更细腻明丽，如在他的诗作 OR-
ANGE 中运用了雪白泡沫的大麦酒，红色帐篷，
海的蓝色的拉丁女的眼眸等一组想象的意象暗

示对爱情的追忆。 除通感之外艾青的巴黎诗作
中还多运用夸张、象征、放肆的比拟，情感比波德
莱尔更加外放奔腾，他曾在枟巴黎枠这首诗中呈
现人格化的巴黎，他直指巴黎是个“患了歇斯底
里的美丽的妓女”，甚至直言“巴黎，／我恨你像
爱你似的坚强”，可以看出艾青笔下的巴黎糅杂
了浓烈的个人情感，比波德莱尔的表达更加直
露。
两位诗人在对巴黎题材处理上的异同使得

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巴黎风情图显得异彩纷呈，他
们描摹的巴黎图景背后所凝聚的精神气质以及

情感特征也值得我们关注。

三　巴黎忧郁拾荒人与浪游者

通过二位诗人笔下异彩的巴黎图景，我们能
够直观感受出两位诗人在面对日新月异、被现代
化不断挤压的巴黎时所流露出的复杂情绪。 他
们承认城市的阴暗，愤怒于物欲对人的戕害、痛
惜于人文精神的陨落，同时也充满了对古旧巴黎
的追忆，而这一切都凝聚成一种浓烈的忧郁气
质。 忧郁的字眼在他们的诗歌中频频出现。 忧
郁是两位诗人笔下巴黎的共同情感基调，但是由
于波德莱尔和艾青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

存背景，使得二者在忧郁的精神内涵方面又有所
差异。
波德莱尔像是一位游走在巴黎各个角落的

忧郁“拾荒者”；而艾青则更像是一名漂泊在无

根的异域，引发忧郁思绪的“精神浪游人”。 对

于产生忧郁感的“现代性”因素，波德莱尔是内
发性的探索，而艾青则是经历了外在接受与内在
碰撞的心灵之路。
在波德莱尔的枟恶之花枠中有一首枟醉酒的

拾破烂者枠诗歌，他写到：“常见一个拾破烂的，

跌跌撞撞，摇头晃脑，像个诗人撞在墙上，毫不理

会那些密探，他的臣民，直把心曲化做宏图倒个

干净。 他发出誓言，口授卓越的法律，要把坏蛋
们打翻；把受害者扶起” ［４］ 。 表面看来，波德莱

尔勾勒了一位浑身酒味的拾荒者，但这首诗更像

是诗人某种心境下的自我肖像。 一方面诗人借
酒表达自己在巴黎这座“罪恶之城”中的似醉实

醒，另一方面他又借这底层人之口振臂高呼“要
把坏蛋打翻，要把受害者扶起”。 可见这位“拾
荒者”不仅注重自我忧郁情绪的宣泄，还心系人

情人性，富有社会公道正义。

在本雅明看来，波德莱尔“把大城市的喧嚣
和事变记录下来，分门别类地挑选”［６］ 。 作为生
长于都市的一份子，他流连于都市的各个角落，见

证了巴黎的繁华与罪恶。 他目睹了“病态的大众

吞噬着工厂的烟尘，在棉花絮中呼吸，机体组织里

渗透了白色的铅、汞和种种制造杰作所需的有毒

物质”［７］ ，看到无数形形色色的人忍受着孤独、饥

饿、苦难并且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这些现代性

的消极“伴生物”内发性地刺激了波德莱尔的苦
闷与忧郁，他以拾荒者的身份在诗歌中记录城市

的小巷、潮湿的马路，记录盲人、乞丐、老者。 “古
老首都曲曲弯弯的褶皱里，／一切，甚至丑恶都变

成了奇观，／我听命于改不了的秉性，／窥伺奇特的

人物，／衰老却惹人爱怜”［４］１９９ －２０１。 都市拾荒者是
波德莱尔的一种低置的姿态，他知道巴黎飘荡着

很多同样忧郁悲哀的灵魂，因此他更愿意去俯瞰

那些过着朝不保夕生活的底层人群，并在这些平
凡的人群中寻找和重拾在大城市中被丢失被异化

９５　７期　　　　　　　　　　　　　　　宋柔力：波德莱尔与艾青诗歌中的巴黎意象



的人性的本真，他试图把“都市”的垃圾“变废为

宝”，从中找出治愈现代人精神痼疾的良方。

与波德莱尔完全根源于都市的内发性忧郁

不同，艾青的忧郁具有更强的复杂性。 在他的诗
歌枟画者的行吟枠中，对这份忧郁有很具体的阐
述“那里／画着广告的小艇／一只只的驰过⋯⋯／
汽笛的呼嚷一阵阵的带去了／我这浪客的回想／

从蒙马特到蒙巴那司，／我终日无目的的走着

⋯⋯／如今啊／我也是个 ＢＯＨＥＭＩＥＮ 了！” “我／
这世上的生客，／在他自己短促的时间里／怎能不

翻起他新奇的祈喜／和新奇的忧郁呢？” ［５］１４在诗

歌中艾青将自己看作是波西米亚的浪游者。 他

在巴黎时由于并没有接受正规的学院派艺术教

育，所以除了勤工俭学的外，更多的是处于游离
的状态，像是自由浪游的边缘者。 但这却给了他

更广阔的空间去接触巴黎，法兰西的自由精神给
了诗人释放自我的空间，他认可城市文明对人的
解放，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城市文明遮蔽的暗角，

看到了浮躁的精神、空洞的灵魂和人性的异化。

“他徘徊于巴黎街头，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置
身于淫荡、疯狂、怪异的资本主义文明世界中，咀

嚼异国游子的内心孤寂”。 鲍曼曾说浪荡子是因

为发现这个世界具有难以承受的冷淡而像观光

者那样不断的移动，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家园，所

以浪游者本身就是一种对现代生活的嘲讽［８］ 。

之所以把艾青比作忧郁的“浪游人”是因为

艾青自小生活在山区，身上流淌着东方农人后裔
的血脉，当他置身巴黎时不仅要面对异域局外人

的身份，还要面对乡土视域与现代都市体验的碰
撞。 “在这城市的街头／我痴恋迷失的过着日子

⋯⋯”艾青拥有城市与乡村的双重视野，但又无

法真正融入乡村，又无法毫无挂念地投入城市，

所以更多的是一种漂泊感。 他欣赏凡尔哈伦，认
为他是用现代人的感觉看待事物的，并“反映了

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９］ 。
从这点可以看出艾青在都市体验之外也格外注

重乡村和城市的二元关系，相信即使身处巴黎的
他也会深深惦念着正积贫积弱的祖国以及家乡

劳苦的人民。 “但愿在色彩的领域里／不要有家
邦和种族的嗤笑。”所以艾青的忧郁是一种带有
责任感的忧郁，是糅杂了感时忧国的情绪以及身
处异乡时那种局外人式的敏感的忧郁。

四　巴黎意象中的审美现代性

其实无论是“忧郁”的拾荒者还是浪游者，
波德莱尔和艾青的诗歌中传递出来的情感都不

是单一、消极的。 相反他们把复杂、浓烈的情感
投注在巴黎这座城市，他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体
验也反映了二者对都市的现代性审美认知，而这
一点也正是探讨巴黎意象的意义所在。
波德莱尔是第一个给现代性定义的人，而他

的定义正是源自都市体验所产生的美学观。 波
德莱尔把现代性描述为现代都市生活碎片化本

质上的“异化体验”，强调偶然、短暂、瞬间性。
而这些与都市人群流动、陌生、冷漠的特性密切
相关［１０］ 。 同时因受到基督教“原罪观”的影响，
他眼中的现代生活有一种特殊的美，巴黎的上流
社会和下层社会都等量齐观地表现出一种“撒
旦的美”。 正因为这样，表现恶中之美是波德莱
尔美学观的精髓。 波德莱尔在恶美的美学观下
充分描写了社会之丑、人性之丑，但他笔下的巴
黎又超越了资本主义污浊的现实，所以他在诗歌
中常常营造梦境，他对巴黎始终垂悬着美好的幻
想，保留着未被现代社会污染的净土。 在他的诗
歌中经常包含着对死亡的赞美，哪怕对最黑暗的
东西都敢于正视，同时他始终正视着自己生活的

时代，并积极地运用美学的眼光对巴黎等资本主
义世界进行审美救赎，他认为人们应当远离欲望
的桎梏，向美靠拢，艺术可以许诺一个更为美好
的世界。
与波德莱尔相近，艾青在美学观上张扬“苦

难的美”，但他特有的乡土的先验情感使得他的
审美现代性更多反映在人情人性的张力上。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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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巴黎意象对本民族进行现代性审美反思，这点
是非常可贵的。 尤其是在 ８０年代的巴黎题材诗
歌中更多涉及到了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能

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更是把现代性的审美
提升到社会人文的高度。 在艾青的都市诗歌中
他既客观呈现了西方现代性的魅力和危机，也呈
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性的诉求及其困境。 他的巴
黎意象突破了自身的地域局限，既继承了西方现
代性的相关理念，又包含了诗人站在本民族的基
石上放眼世界对人类命运、人性弱点的探讨。 他
呼唤在钢筋水泥中失落的人性的脉脉温情，并企
图用东方的善、真与西方的智、美结合起来，建立
自己的理想主义诗歌谱系［１１］ 。
其实透过波德莱尔和艾青两位诗人诗作中

的巴黎意象，我们能够感受到都市美丑并置的复
杂性和多样性带来的巨大的诗性空间。 他们从
城市获得艺术经验、情感体悟、价值观念和思想
路向，并通过现代性的审美思想和艺术手法构造
出异彩的巴黎图景。 无论是以巴黎为“本命城”
的波德莱尔，还是在巴黎获得内化城市经验的艾
青，他们都借巴黎意象对现代文明进行了反思和
重构。 透过这些我们能够看见城市化进程在文
学中的映射，能够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
都市诗歌书写的异同，进而帮助我们找到人与现
代都市和谐共处的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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